
 

 

 

 

 

 

 

 

 

尊严的枪响：《晚安，妈妈》中的女性身份建构与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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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安，妈妈》是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代表作，自 1979 年百老汇首演以来，

就以极简舞台设置和深邃思想性成为 20 世纪女性主义戏剧经典。围绕《晚安，妈妈》

展开研究，聚焦女性身份建构与伦理困境。在女性身份建构层面，剖析社会角色规训致

使的身份异化、自我认知里的矛盾挣扎；伦理困境呈现上，探讨生命伦理、家庭伦理与

性别伦理方面的困境。深入挖掘女性身份建构对伦理困境的影响，及伦理困境对身份建

构的规约，借剧本洞察女性在复杂社会、家庭语境下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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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Dignified Gunshot: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Dilemma in 'night, 

Mother 

Abstract: 'night, Mother, as the seminal work of American playwright Marsha Norman, has 

established its canonical status in 20th-century feminist theatre through minimalist staging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depth since its 1979 Broadway premiere. This study centers on 'night, 

Mother to investigate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thical quandaries.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the study dissects ontological alienation induced by societ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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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alongside epistemological tensions within self-cognition. Within the presentation of 

ethical quandaries, it explores quandaries concerning bioethics, family ethics, and gender ethics. 

the research further excavates the impact of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on ethical 

quandaries and the reciprocal impact of ethical quandaries on female identity formation, thereby 

illuminating women’s existential states and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within complex social and 

familial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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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玛莎·诺曼（Marsha Norman, 1947-） 的《晚安，妈妈》（'night, Mother）是一场生命的告别，

在当代美国戏剧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这部作品讨论家庭关系和存在主义哲学，斩获 1982 年苏

珊·史密斯·布莱克本奖、1983 年普利策戏剧奖，是百老汇保留剧目。当代戏剧批评家珍妮·布朗

（J.Brown）称赞诺曼“或许是当今美国从事严肃女性主义戏剧创作最为成功的作家”（蔡佳露、贺

安芳，2018，p.3）。“诺曼通常将其剧作设定在一个单独封闭的房间或者房子内，同时写实风格的布

景、平常的（有时为下层社会）角色、其中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以及适用的日常语言，勾勒出一

个容易辨识的现实社会环境。”（陈莉莎，2009，p.117）剧情在一栋美国乡村房屋内展开，仅有的两

位角色，母亲塞尔玛与女儿杰茜上演一场死亡倒计时。杰茜告知母亲她将用父亲的手枪自杀后，剧

情在塞尔玛震惊劝阻到情感崩溃、杰茜冷静整理后事的冲突中推进。于观众而言，终极悬念是死亡

是否发生，于剧作家和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该剧如何通过母女二人道德对话，层层剥开当代

女性个体的生存困境。 

女儿杰茜的生活充满烦恼：癫痫缠身、婚姻破裂、儿子犯罪，而母亲塞尔玛作为典型的妥协者，

以“等待”麻痹生活中的痛苦，始终未能理解女儿的绝望。“诺曼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她的作品关

注弱者的另类生存状态，也就是‘不曾被注意到的小人物’的痛苦生活，关注这些人的意义在于所

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生命都应该被关注、被珍惜。”（朱姝，2008，p.95）这部剧作从女性

生活体验出发，通过母女对话，揭示了当代女性在身份建构过程和伦理困境中的内心挣扎。杰茜用

父亲的手枪解脱自己，剧作家诺曼实际上是想通过女性身体的自主选择，挑战性别规范下“生存责

任”的伦理束缚。作品的台词渗透着对存在主义哲学与女性觉醒的思考。这部剧作在戏剧史的地位，

绝不是依赖奖项包装，是因为直击灵魂的对话和对家庭关系隐秘创伤的赤裸呈现。剧中生活化对白

打破传统宏大叙事，让观众在厨房、起居室这些日常场景中，思考生存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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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安，妈妈》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

与义务。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

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聂珍钊，2014，p.263）萨特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之为人的

两个必要和绝对条件。在《晚安，妈妈》中，女儿、妻子、母亲，无论哪个身份，杰茜都有照顾者

的伦理责任。剧中整理杂物的日常细节，是社会规训在家庭场景的微观体现，那些被归为女性天职

的行为，实际上是看不见的精神枷锁。传统婚姻模式将杰茜定义为稳定家庭的维系者，可丈夫的冷

漠和儿子的堕落，让她期待落空，形成反差。当社会用贤妻良母的标准衡量她的价值时，她的“失

败”恰恰说明这种角色预设的不合理。她平静地做着家务，重复擦拭器皿、换垃圾袋的机械动作，

象征着自我意识在生活琐碎中慢慢流失。社会对她癫痫病症的隐性偏见，给她贴上异样的标签，让

她主动疏离了职业场域与公共空间的社交参与，自主选择收缩至家庭这一封闭空间，结果却陷入家

庭和社会双重放逐的困境。这种自我封闭本质上是女性对不符合社会期待的生存压力作出的主动退

避，可见规训体系下，女性为维系自我认同，将生活场域收缩至家庭内部的无奈选择，这正体现社

会规范对性别身份的深刻塑造。 

（一）社会角色规训下的身份异化 

在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规范下，女性的身份建构往往与她们追求个人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渴

望发生冲突。杰茜的悲剧命运就源于她的各种身份，聂珍钊谈到：“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

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2014，p.263）《晚安，妈妈》将社会规训对个体的压迫、

个体寻求存在本真的挣扎，浓缩在厨房与客厅的有限空间。 

可以说，杰茜的悲剧源于角色期待与现实自我的断裂。塞尔玛对生活的理解、对事物的回应方

式，带着时代与性别规训的烙印；杰茜试图挣脱，却难以完全剥离成长中被影响的部分。面对杰茜

的自杀决定，塞尔玛本能地以母亲身份劝阻，作为母亲，要守护孩子，维系家庭完整，而杰茜坚持

自我意志，不再被母亲期待绑架。杰茜在女儿、妻子、母亲等多重预设角色中失去自我本真，最终

走向生存意义的彻底崩塌。 

杰茜整理遗物时的冷静与谈论死亡时的坦然，实则是对身份异化的反抗。这种身份异化并非单

一维度的压迫，而是家庭、婚姻、社会等维度的规训机制，逐步将个体的主体性蚕食殆尽。社会用

婚姻成败、子女管教效果等外部标准定义她的价值，层层叠叠的角色标签，将人异化为符合规范的

标准件，当个体无法承受这种异化时，唯一解法可能是生命的终结。 

杰茜将人生比作坐车，她说：“我什么时候想下就下，只要坐够了，那就是到站了。我现在已经

坐够了。”①母亲塞尔玛则将生活视为各种琐事的合集，已经被规训到麻木状态了：“你可以猜猜谜，

整整花园，清清阁楼，要么逛逛商店”，两代人对生命的不同理解，使她们虽然站在彼此身边，却像

隔着银河。“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两个女人，男性在这里是缺席的；其次，两个女人的关系的实质是母

女之间意志的冲突，人类原本最亲密的关系在这里被异化。”（刘秀玉，2008，p.59）在这部作品中，

剧作家“成功有效地使用了舞台之外的人物形象，所有的男性人物，如主人公的父亲、丈夫、兄长

和儿子都被安排在舞台之外，上场的人物被缩减为母女二人。”（岑玮，2010，p.96）剧中男性角色

的集体缺席（父亲、丈夫、儿子），使得杰茜被迫承担多重角色：既要履行被规定的女性义务，又要

填补男性缺席留下的责任空白，这使她陷入“必须强大却无法如想象般强大”的悖论。“杰茜的迷惑

和孤独是荒谬境遇里现代人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缩影，面对丧失自我这样的难题，杰茜无法改变

而选择了死亡。”（蔡晓燕，2008，p.47）杰茜的选择最终指向对存在真实性的思索：社会用无数角

 

①  凡引自玛莎·诺曼《晚安，妈妈》中的内容，均出自: Marsha Norman(1998-01): 'night, Mother.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1998 年 1 月。ISBN：9780822208211，原作为英文，引用处中文为本文作者自译，不另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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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标签定义人时，个体还有剥离所有附加属性、直面本真自我的可能吗？这一质问直指当代人的普

遍困境，引导观众思考：我们是否也在无形的规训中，被动地成为了角色的奴隶？ 

（二）自我认知的矛盾与挣扎 

剧中虽未直接写明杰茜的职业梦想，却隐隐透露出曾试图掌控生活、定义自我的女性轮廓，可

惜早在癫痫病、失败婚姻的挤压下，变得模糊。女性在自我认知与社会期望间经历矛盾和挣扎，这

种内心斗争常威胁到她们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杰茜的认知被长期以来扭曲的生活观念左右，

她说：“我这辈子什么也干不了。”这一自我贬低的背后，是社会没给她施展能力的空间，她在社会

上找不到立足之地，自我认知出现矛盾与挣扎。给母亲煮热巧克力时，她下意识地表现得温顺体贴，

这是社会教给她的女儿该有的样子；可当她谈论自杀时，又完全打破了这种规则，宣告要按自己的

意愿活或死。 

一般来说，自杀常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但杰茜偏要用这种方式反抗，她说“我坐够了”，意思

是“我不想再演了”。母亲那种用生活琐事拼凑起来的活法，在她眼里就是对现实的妥协和假装，她

做出了伦理选择。她选择结束生命，不再当顺从者。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人类的生物性选择与伦

理选择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聂珍钊，2014，

p.35）杰茜清晰地感知到，外界定义的身份与自我认知的割裂。婚姻失败、儿子教育问题，她不愿

意再用社会期待的“完美女性角色”的标签绑架自己。自杀这一伦理选择，是杰茜试图确认自我存

在的极端方式。 

存在主义是解读这一剧本的有力工具，“存在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抽象真理或者说先验准则，而是作为个体的主观实在”（聂珍钊、王松林，

2020，p.183）杰茜冷静规划死亡，平静地整理物品，给母亲订购牛奶，向母亲明确表示自己将要自

杀，“我要自杀，妈妈。再过两个小时”，以主动终结生命的行为，宣示对自我的掌控权，在生死抉

择上的自主性，是她对自己生命拥有主导权的表达。面对母亲的劝阻，她始终没有动摇，没有想过

放弃自杀，还是以决绝的方式，完成这场关于自我认知的思考，冷静且坚决地安排着自己离世前的

种种事宜，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最后几件事，掌控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就像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的比尔·德马斯特教授所说的，“戏剧提倡的并不是自杀这一行为，而是意识自主性。”（刘海平、朱

雪峰，2004，p.485）“晚安，妈妈”，是杰茜以自杀者的主体身份说的话，于她而言，社会的女儿、

妻子、母亲这些标签，都说不清楚“我到底是谁”，只有自己主动结束生命，才是对自身存在的确认。 

 

二、《晚安，妈妈》中的伦理困境呈现 

“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珍钊，

2014，p.258）可从生命伦理困境、家庭伦理困境和性别伦理困境三个层面，对该剧进行剖析。生命

伦理困境侧重于个体生命自主权与传统生命神圣观念间的冲突，探讨当疾病或创伤消解生存意义时，

生存或自杀行为的价值。家庭伦理困境是从家庭视角出发，分析代际情感联系、家庭责任和个体自

主选择间的关系，揭示亲密关系理解和控制的边界。性别伦理困境常关注性别权力结构等方面的问

题，探讨性别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自主性、选择权和伦理道德判断。“在玛莎·诺曼的戏剧世界中，

现实对她的女主角总是不公平和残酷的。她们被牢牢地困在社会或家庭的困境之中。”（石坚，1998，

p.134）深入解析该剧中这三类伦理困境，有助于反思当代社会中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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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伦理困境 

传统伦理常把自杀视为对生命不负责，认为这违背人对家庭、社会的义务，但杰茜的逻辑是，

如果活着本身就是无法缓解的痛苦，个体有没有决定生命的自主权？她在阁楼寻找父亲手枪、冷静

擦拭的细节，表明这不是一时冲动逃避，而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 

杰茜在剧中反复整理冰箱、罗列购物清单、交代家务细节，这些整理行为是她在彻底离开前，

“自我存在”的最后一次彰显。她坚持把糖果罐按口味分类、将旧毛巾和垃圾袋归置整齐，以物品

有序模拟生命有序，用控制外物的仪式感，为死亡赋予主动选择的意义，而非被动接受。她知道自

杀是对生命的否定，却主动规划死后的细节，安排母亲要做什么，将被动的死亡转化为主动的选择。

杰茜说：“死亡是黑夜，是安静。”“我要安静得自己都感觉不出安静了。我要没有人能找到我。甚至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样我就平安了。”她将死亡视为解脱现实痛苦的方式，核心是通过终结生命

来逃离“存在的煎熬”。当个体被疾病、家庭、社会等多重力量挤压至“存在无意义”的绝境时，自

杀是否是唯一的“自由选择”？她整理完物品后平静擦枪的细节，正是内心矛盾的具象化——毁灭

与掌控、绝望与自主，最终她选择自杀作为“存在过”的终极证明，当个体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时，主动选择死亡或许是唯一可以掌控的自由。 

杰茜谈及自杀计划获取子弹的经过时，透露了兄弟道森“以为我对子弹感兴趣”，她对道森说担

心有小偷，道森便热心地告知她购买子弹的途径，还帮忙联系商家送子弹上门，这反映了她的孤独

与被误解，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关注。道森以为她是“对事物感兴趣了”，想与她多交流，却全然

不知杰茜内心的绝望和孤立无援。杰茜的抉择最终指向生命伦理的核心命题：伦理的本质究竟是维

持“活着”的状态，还是尊重个体对“如何有意义地活着”的价值判断？她整理物品、对他人进行

最后交代，以毁灭生命的方式，践行着扭曲的“责任”，在终结责任前最后一次承担责任，以否定生

命的方式确认自我存在。这反映了当代人在生命伦理上的困境：当疾病和创伤耗尽生命意义的时候，

杰茜的自杀不是不爱惜生命，而是在抗议这种没有意义的活法。如果活着不能让人有尊严、有价值，

人在社会角色的束缚下失去了自我，那么传统观念里“生命神圣”的说法，反而成了束缚人的枷锁？

真正的生命伦理，不应只强调“人必须活着”，而应先创造出让人觉得“活着有意义”的社会环境。   

（二）家庭伦理困境 

杰茜自杀决定深刻揭示家庭伦理中个体和家庭间的复杂矛盾，还有家庭伦理责任和个人需求发

生冲突引发的悲剧。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人和人间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相互承担的伦

理责任，也意味着对彼此的理解、同情和包容。”（聂珍钊、王松林，2020，p.238）杰茜的决定是对

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反抗，家庭伦理核心观念就是牺牲和责任，但杰茜的内心需求未曾得到真正理

解和尊重，自杀是反抗，以极端手段表达自我身份和自由。 

代沟加剧了母女关系的紧张，双方的沟通存在错位，母亲塞尔玛在对话中不断尝试弥补自身的

不足，但她并没有真正理解杰茜的深层次需求，反而让她感到更压抑和不被理解。塞尔玛叮嘱杰茜

家里饼干快没了、蛋糕也需购置，透露出她对家庭日常琐事的上心，希望家庭生活稳定宁静；谈及

杰茜的癫痫病情时，塞尔玛的关心展露无遗，她向杰茜描述其发病时的状态：冰冷的手、呕吐的口

沫、苍白的面容……时刻关注着女儿身体状况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但是，塞尔玛这些关心行为，在

杰茜眼中却逐渐变了味，塞尔玛过度关注家中物品储备、对多方面掌控家中事务，极大压缩杰茜的

私人空间。杰茜的生活被严格规范，没有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杰茜想有更多生活主导权，但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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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事无巨细的关心方式，和杰茜背道而驰，母女二人产生巨大认知鸿沟，引发矛盾冲突。杰茜痛苦

不是因为母亲无情，是因为母亲压制她的生活主导权，缺乏对她真实感受的理解。 

真正的家庭责任，要建立在尊重个体自主权和自由的基础上，要允许每个成员有成长空间和自

由，有效沟通，相互支持。《晚安，妈妈》展现了家庭伦理的冲突和困境，深刻探讨个体自主和家庭

责任间的微妙平衡，旨在提醒观众在追求家庭责任时，也要关注家庭成员间的理解、沟通和支持，

避免无法挽回的伤害。 

（三）性别伦理困境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女性常被赋予顺从和牺牲的角色，这是因为社会长期以来的性别不平等

和对女性价值的狭隘定义。“杰茜面临的困境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建立独立身份时难以回避的。”（黄

姗姗，2009，p.125）“‘父权’作为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系统性权力结构，通过家庭、教育、媒体等

社会场域，将‘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性别秩序制度化，既赋予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又通过标

准化的价值体系， 如‘淑女规范’‘女性天职’‘女神化’等符号化倾向实现对女性的驯化，而这种

驯化的实现，离不开‘规训权力’这一关键机制。”（黄思涵、张连桥，2025，p.265）杰茜婚姻的破

裂，深刻暴露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社会往往将女性的价值与婚姻挂钩，婚姻失败

使杰茜内心产生自我怀疑与痛苦，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双重压力，使她对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绝望。 

杰茜自杀的选择不是一般的选择，而是两难选择。“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

就往往导致悲剧。”（聂珍钊，2014，p.268）按照传统道德观念，自杀被视为逃避责任、不符合女性

坚韧和奉献精神的行为。然而，杰茜在经历了病痛、婚姻破裂、儿子入狱等种种打击后，她的生活

已毫无意义，自杀是她找到的唯一一个控制自己命运的方法，既然遵循社会规则无法找到自我，那

打破规则甚至结束生命，便成了她唯一的反抗途径。杰茜选择使用父亲的手枪自杀，以暴力的方式

打破“女性死亡应温柔消逝”的传统叙事，宣告了对自己身体自主权的最终掌控。杰茜自杀后，塞

尔玛“拿起煮巧克力的锅，带着它一起来到电话旁”，即便面对女儿的死亡，她依然无法摆脱厨房这

一女性身份的象征，陷入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中。作为上一代女性，她的生活被无数琐事填满，早

已习惯了顺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主体性丧失的母亲无法为女儿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也不能为女

儿创造一个适宜生存的空间。”（贺安芳，2013，p.35）“母亲西尔玛并不是一个愚钝的女人，对生活

她有宿命的信念, 一切都听天由命。”（朱姝，2008，p.96）她坚持说“还可能发生什么事，能改变一

切的事”，塞尔玛的生活状态就是等待，在无聊中等待、在琐碎的小事中等待，无尽等待……她把自

己限于“贤妻良母”的传统框架中，面对女儿杰茜的困境，也只是从传统角度去劝解，没有真正理

解杰茜内心的痛苦与渴望。塞尔玛无法突破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角色的单一定义，没有过“女性是

独立个体”的意识，自然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女儿杰茜作为独立个体的需求。 

根据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观点，“男性占据市场、办公场所等公共空间, 而女性则被划归到家庭、

花园等私人空间。”（黎林，2018，p.128）剧中的空间象征也充满性别伦理的隐喻：厨房和客厅是塞

尔玛的“权力空间”，正是女性被局限的传统生活空间，“不仅构建了塞尔玛的身份, 塞尔玛本人也通

过自己的行为不断巩固空间固有的压迫性。”（黎林，2018，p.130）；杰茜的卧室则是她的“私密领

域”，在这里，她只属于自己，锁上门自尽的举动是对卧室以外的性别空间的反抗；而藏有父亲手枪

的阁楼，作为“家庭的边缘地带”，暗示男性权力尽管隐匿，但仍在家庭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杰茜

的父亲虽然未曾出现在剧中，但他留下的手枪成为杰茜自杀的工具，这一细节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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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父亲离开后不再参与家庭生活，但他的影响力深深嵌入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影响着家中

女性的命运。“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和写实的女性生活经验之下，隐藏着作者独具匠心的叛逆性，这

也是女性主义剧作家的共性之一。”（刘秀玉，2008，p.59）父亲、丈夫、儿子，这些未登场的男性

角色，也是操纵剧中女性命运的隐形枷锁。《晚安妈妈》中的性别伦理困境，本质上反映了当代女性

在传统角色与个人意识间的拉扯。杰茜的枪声打破了“好女儿”、“好妻子”的性别神话，塞尔玛直

到最后还“低头看锅，紧紧地攥住它，犹如这是她的生命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女性解放

不仅需要打破外在制度的桎梏，也需要解构内心的性别规范。  

 

三、女性身份建构与伦理困境的互动机制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将社会中的各类人群进行区分，并将自己所属的群体视为“我群”。个

体将自己归属于某群体，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聂文娟，2011，p.89）在《晚安妈妈》中，杰茜渴

望独立与自我实现，在“反抗规范无法满足母亲的期待”与“顺从规范会失去自我”的伦理困境间

挣扎。杰茜最终选择自尽，实际上是想摆脱这些身份，跳出困境。身份建构和伦理困境的互动，时

刻发生在和杰茜有一样处境的女性们的身上。 

（一）社会身份对伦理困境的影响 

“社会身份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聂珍钊，2014，p.264）在《晚

安，妈妈》的故事里，杰茜的人生犹如被命运之手反复揉搓的纸团，身上背负着多重难以卸下的身

份重担，她的各种社会身份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将她紧紧笼罩在复杂的伦理困境中。聂珍钊

教授认为，“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聂珍钊，2014，

p.264）家庭中，母亲塞尔玛对女儿杰茜寄予厚望，期待她安稳遵循传统女性生活轨迹，相夫教子、

和睦持家。儿子的入狱使作为母亲的她陷入深深自责。这些不同身份带来的失败感，让她在亲情关

系中陷入了无尽愧疚和痛苦。婚姻中，传统婚姻模式要求女性以丈夫为中心，将家庭视为生活全部

重心，这些外界评判，引发了她内心深处强烈的自我否定。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杰茜长期受癫痫

病痛折磨，精力和体力都远不如常人，难以在事业实现自我价值。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只有意识到其他道德主体的需要和欲求时，自由的价值才能被更深切地

感受到。”（聂珍钊、王松林，2020，p.233）杰茜在痛苦的思考中中不断挣扎，无所适从。杰茜产生

严重的身份认知偏差，在婚姻失败、儿子入狱等一系列问题中过度放大自身责任，忽视社会环境对

婚姻观念的影响、家庭结构中其他成员的作用等外部因素。她陷入自我否定的深渊，认为自己毫无

价值，引发她对生命意义的质疑。她无法在现有身份中找到存在的意义，选择以自杀这一极端的方

式寻求解脱。实际上，杰茜作为女儿，对母亲的情感和责任认知存在偏差。她内心深处渴望得到母

亲的理解，可在与母亲的相处时，又不彻底讲明，让母亲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矛盾心理，使

她在处理与母亲的关系时，既依赖母亲的关爱，又对母亲的不理解产生抗拒。杰茜的经历是令人痛

心的悲剧，揭示当代社会女性身份建构的过程，以及引发的身份认知偏差对个人判断和选择有多么

大的影响，引导观众思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定位、价值评判和伦理观念。 

（二）伦理困境对身份建构的规约 

在《晚安，妈妈》紧凑而压抑的叙事里，杰茜人生中的多重伦理困境将她层层围困，如同不断

收紧的绳索，勒住了她。“情感是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媒介，直观情感和“不可名状的情感”共同构

成了主体行动的依据，但后者随时可将主体抛入失控状态”（郭然，2025，p.137），杰茜身份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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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充斥着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和各种责任关系，这些伦理困境对她的身份建构有着显著的规约。 

首先，癫痫带来的病痛折磨着杰茜的身体，还影响了她的社会交往和心理状态。社会期待女性

独立能干，可她连维持正常生活都困难重重，杰茜的癫痫症是她的困境，但这个病已经成为她的最

大特征，限制她的各项行为。无法正常参与社会工作，使她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无法完成

自我价值的实现。其次，杰茜与母亲塞尔玛的关系也是她时时刻刻必须面对的处境。塞尔玛对杰茜

的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到对杰茜人生的规划，使杰茜无法全身心地追求自

我独立和自主，还需要背负着来自母亲塞尔玛的沉重情感负担和道德责任。杰茜与母亲塞尔玛间的

关系确实已经失去平衡，这种失衡深刻地影响了杰茜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并推动她走向自杀的悲剧

性结局。再者，杰茜与前夫赛希尔的关系也是理解杰茜的行为的重要情感线索，他们的关系对杰茜

的身份建构也有所规约。尽管赛希尔已经离开，但他对杰茜的影响仍然存在。听到母亲说赛希尔另

找了个姑娘时，杰茜沉默了，这沉默可能包含了失落、背叛感、对过去关系的怀念，或者对未来的

不确定。她的健康状况、家庭关系和过去的婚姻都对她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感产生影响，这些伦

理困境如潮水般一次次冲击着杰茜，最终导致她采取极端行动。她也想继续做一个让母亲骄傲的女

儿、维持好家庭的妻子和母亲，但内心对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渴望又无比强烈。社会要求女性默默忍

受痛苦、以家庭为重，可她实在无法在这样的框架里获得真正的满足，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根本性质

疑如影随形，身份认同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 

女性在伦理困境中进行身份重构，面临着太多难以克服的阻碍，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伦

理观念，是横亘在前面的一座大山。杰茜的自杀行为是对现有身份的反抗，用结束生命这样决绝的

方式，摆脱传统伦理强加给自己的角色枷锁。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审美不是文学的属性，而是文

学的功能，是文学功利实现的媒介。……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就是教诲。”（聂

珍钊，2010，p.17）所以，文学作品用角色选择推动情节发展，承载作者的情感表达，实现作品教

诲意义。剧作家诺曼“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解放女性身上的束缚，挑战男权中心的社会，表现了

对社会底层女性的人文关怀。”（徐瀛，2021，p.59）英国戏剧理论家、教授 J. L.斯泰恩认为，“戏剧

的意义不可能只存在于文字中，而存在于声音和语调中，存在于说话的节奏和沉默中；此外，还存

在于演员的姿态和表情中，他与其他演员之间身体上的区别，悲剧的凝重和喜剧的生动，以及微妙

的文体风格。在舞台上有太多不同的元素在同时创造意义，以至于用其自身以外的术语来识别它是

不恰当的。经验就是意义。”（ J. L. Styan，1975，p.27）戏剧的意义通过观众的体验展现出来，随着

剧情发展，观众感受到杰茜的绝望痛苦。那声尊严的枪响穿透四十多年的时空，至今仍在拷问每个

观众，这个世界是否有给予女性足够的理由和空间在人生路上前行？ 

综上，《晚安，妈妈》中杰茜因传统性别角色重压走向悲剧，失败婚姻、儿子犯罪、令母亲失望，

加上癫痫疾病缠身，都是对她的桎梏。杰茜的经历，是无数处于伦理困境中女性的缩影，她的故事

展现女性在试图重构身份时面临的艰难处境。这部戏剧警示人们重新思考人该如何活着、存在的意

义这些永恒命题，思考如何构建更包容的伦理体系，从教育、职场和家庭等多维度入手关注女性困

境，让女性能够不再被传统观念所困，自由地探索和发展属于自己的身份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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